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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监利云上监利””客户端客户端

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
岁人不同。

一眨眼，虎年春节大正月，堂弟
大儿子，搂抱着一袭洁白婚纱的美
丽新娘，脚踏红地毯，伴着欢快的乐

鼓，轻盈而又豪迈地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全
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终岁平安，物我平安。庄户人家一年忙
到头，盼的就是这一天，好年成好收成好光
景，大人小孩皆大欢喜。堂弟夫妻俩，一个
主外，一个主内，一个开三轮满乡满村满镇
跑，大小村落街道巷陌，没有他不熟稔的。
见了面，“今天帮谁拉的猪？嗬，四五头，个
个跟牛样！”

“哟，是勇嗲！您郎好早！这是邹四麻子
家的！”堂弟扯着嗓门嚷，怕耳背的勇嗲听不
见。“现在赶，等会回来，跟您聊啊！”

堂弟一准回来，总会带綑嫩藕茬或油饼
糍粑什么的搁勇嗲手中，“不要你郎一分钱！”
勇嗲推辞，“冒事冒事！您郎受得起。”

闲来无事，堂弟爱串勇嗲门，堂
弟不怎么识字，却好学，喜不耻下
问。勇嗲年轻时做过大队会计，勇
嗲便教他基本的数学计算，奇了怪

了，对于面积体积，堂弟一
点就通一学就会，不用摁计
算器，结果是八九不离十的
准。堂弟借东风过河，买来

汽油锯，学着做起了伐树生意。上树栓绳，不
用雇人，亲自攀爬（这是他强项，从小上树掏
鸟窝，不在话下），雇2－3人，临时帮工，几番
下来，挤兑得邻里同行直瞪眼，又无可奈何。

招牌一响，坐在家里，手机一直不消停，
不是请他跑一趟猪行，就是某某村的某某，请
他去伐木。忙的时候，常常撞工，只能推后。

堂弟不闲着，闲也闲不住，白天实在歇工
了，一到晚上，头顶只矿灯，肩背个改装电
瓶，套上深筒雨裤，吭哧吭哧，下河电野鱼，
堂弟大儿子（有时也叫上我大儿子）屁颠屁
颠掂个塑料桶跟上去，出去没半天功夫，满
满一桶鱼回家，哇塞，鲫鱼，黑鱼，鲤鱼，黄骨
鱼，黄鳝，泥鳅，美蛙，牛蛙，鳊鱼，草鱼，鲢
鱼，龙虾，应有尽有。堂弟媳笑得合不上嘴，
左邻右舍，送的送，卖的卖，留几条活蹦乱跳
的给他幺叔婶（我老爹娘），煮好一碗黑鱼汤
端送到公公（我大伯）饭桌边，人人夸她，人小
鬼大，蛮懂礼节。

似乎一年四季，堂弟总是忙，忙完外面忙
生产，不得空闲。堂弟媳个子小肯下力，十多
亩地，七八亩龙虾池，二十多头小猪崽，忙得
团团转，不见她叫苦喊累，有空时，还会上牌
场秀一把，过过瘾，输少赢多，人气旺，牌友们
都喜欢找她玩。她有分寸，从不乱来，知道堂
弟什么时候回，她一准出现在灶锅旁，堂弟只
当不知道。

家和万事兴，人勤春来早。堂弟夫妻俩

起早贪黑勤扒苦做，好日子——芝麻开花节
节高。翻修新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旧三轮
换新三轮，装载量扩大近一倍。打谷场硬化，
不忘留下几根笔直的水桶粗的细叶杉，院里
院外，面貌焕然一新，日子越奔越有劲。

不曾想，偏偏有事出在他们家。前三四
年，外出务工的大儿子渐渐地电话少了，电话
一通，开口闭口就是要钱，做生意啦先投资
啦，找女朋友啦要消费啦，去旅游啦要买礼品
啦……隔三差五，变着法子要钱，电话频频
换，工作地点频频换。起初，堂弟夫妻俩以为
儿子长大了，适当增加开支，正常范围内他们
能接受。后来呀后来，要钱的间隔期越来越
短，数目越来越大，堂弟夫妻俩沉不住气了，
起了疑心。不早不迟，我电话回去，正好他俩
在我老家陪爹娘闲聊，我们便聊啊聊，我直
言，堂侄可能卷入所谓“传销”圈。堂弟一听，
脸挂不住了，堂弟媳急得似热锅上蚂蚁，夫妻
俩又惊又吓，坐立不安。堂弟央我北上，我苦
于生计无奈脱身不开，遂向他们推荐从家乡
走出去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请求
高人指点迷津，少走弯路，堂弟遂同另外两个
侄儿一起北上首都，明察暗访，耗费心机，历
时一个星期，盘缠告磐，终是见不得堂侄一
面，一行三人悻悻而归。但是，警察一旦介
入，窝点极速暴露，团伙成员散的散，逃的逃，
抓的抓。堂侄趁机跳出了火坑，康康健健活
蹦乱跳出现在父母面前，低首认错，痛哭流

涕。见儿如此，原本怒火中烧
的堂弟心情才渐渐平复，不再
追究过往，希望堂侄洗心革面，努
力务工挣钱养活自己。

真真是，不历练，不知什么是
天堂什么是地狱，自由和幸福、家景顺当、团团
圆圆、和和美美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多么重
要，守望平常幸福的生活，就是一种实实在在
的终岁平安。

径此一练，堂侄判若两人，昔日的懒散销
声匿迹，特殊环境锻炼出来的雄辨口才派上
用场，他送外卖，风雨无阻，马不停蹄，日进斗
金，口碑极好，他进工厂，兢兢业业，爱一行习
一行，深得领导和同事信任，最最主要的是，
90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捧得美
人归，修成正果。

悦耳动听的音乐，仙女散花似的礼炮，熙
熙攘攘的人群，婚庆主持人磁性的话语，你是
我今生最美的新娘，我是你今生最帅的新郎，
一场时尚简洁又不失温馨浪漫的婚庆活动正
在绽放，正在定格。

虎年吉顺，终岁平安。守望
幸福，就是守望我们幸福的家
园。我依稀听见瘦小柔弱、小我
近十岁的堂弟媳扯着嗓门吆喝猪
崽的“啰……啰……
啰……”声音越来越
清晰，越来越宏亮。

终岁平安
□ 常振华

喜欢茉莉花，源自于一位高年级同学
的一篇作文。只是，现在已记不清那个同
学的姓名了。那天，当语文老师手捧着那
篇《茉莉花开》的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
朗读：“茉莉花有九瓣花瓣，开出来的花雪
白雪白，像飘飘的雪花，它的叶子圆圆的，
很有活力；还碧绿碧绿的，绿得那么鲜、那
么亮；花开时，香气弥漫整屋，散发的香气
虽不浓郁，但很清香……”时，一下子我被
茉莉花这个我连影子也没见过的小精灵
深深地打动。从此，茉莉花的名字在我的
脑海中牢牢的扎下根来。

后来的一些日子，我便与同学及伙伴
到处打听谁家种有茉莉花或是哪里有茉莉
花买卖。目的只是想看看茉莉花的花叶，
感受下茉莉花的淡雅清香。

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
农民连吃饭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有谁
家还有闲情逸致栽种那些花花草草。

随后的很多年里，我只有默默期盼、悄
悄地等待；等待亲眼看看茉莉花的样子，栽
种一棵茉莉花的愿望实现。

转眼，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终
于有机会从偏僻的乡村来到繁华的县城学
习、工作。刚一进城，我便满城寻找我日思

夜想的茉莉花儿。但当时正值冬季，纵然
我跑遍了小城的大街小巷，还是没有看到
茉莉花的影子。一时间那种失望的心情，
硬是让我苦闷了一个冬天。后来听人说买
花草要到春天才会有的，带着一种期许，我
心情才算好了一些。

第二年开春，我便早早地将窗户的外
窗台收拾干净，又从日杂公司买来几个大
小不等的花钵、花盆，以作备用。之后有事
无事就到老街上转转，打探哪里有花草卖
买的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风和日丽的
早晨，在老街的花市，我终于看到了多次
梦中见过的茉莉，感受了那花朵的淡淡
幽香。

第一次看见了茉莉花娇小玲珑的身
影；她椭圆形的叶子碧绿碧绿，叶子上滚
动着晶亮的水珠；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
几枝细细的花蔓伸出盆外，花蔓的顶端
长满嫩绿细小的新叶。一下子，那种欣
喜，我如同见到了心中的梦中情人。我
随 口 而 出 ：“ 老 板 ，这 茉 莉 花 多 少 钱 一
盆？”我甚至没等老板说出“一块五角！”
的价钱，就迅速地从荷包掏出贰元的纸
币，递到老板的手上。我等不及接过老

板找回的零钱，便快速地端起花盆，满心
欢喜往回走去。

回到房间，我小心翼翼的将它端端正
正地放在窗台正当中的地方，让所有的雨
露阳光都能自由的泼洒在她身上。将她安
置妥当，我又跑到小城为数不多的几家专
卖花卉肥料及药物的门店，买回花铲及养
植茉莉的花肥。在随后的日子里，照本宣
科地照着资料上的方法做了起来。

浇水、施肥、松土、洒药。这些看似简
单却精细的活儿，几乎成了我每天起床之
后雷打不动的工作。特别是进入夏季以
后，因茉莉花怕晒怕冷，每天早晚还得将它
像照看孩子一样搬进端出，生怕它受到半
点儿伤害与委屈。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几个月的精心
呵护，刚买来还十分瘦弱的几片叶子、零
零星星的几朵小花，渐渐的也变得枝杆粗
壮、叶子肥厚了。特别是初夏之后，那虽
然小点，却粉粉肉肉的花骨朵儿，伴随着
一缕淡淡的清香，一批批挂蕾、开花。那
些花骨朵儿长得也快，头天还像玉米粒般
大小，第二天下午就如一颗颗大号的珍珠
泡了。到了晚上，细长的枝条上已全是含
苞欲放的花朵，如星星般的在我的窗台前

闪烁。那润如玉、白如绢、轻如纱的花瓣，
又娇嫩、又鲜美，层层叠叠；晚风一吹，越
开越大，清香也越来越浓郁。那花香一阵
阵、一阵阵吹进我的房间，浸入我的胸腔，
沁入我的骨髓，涤荡我的神魂，再伴着我
悠然入梦。仿佛，我的呼吸都带着茉莉花
的芬芳。在那连电风扇都很少见到的年
代，让我在酷热与烦躁中，度过了一个个
清凉与宁静的日夜。以至后来每年初冬
的来临，我又会小心翼翼将它搬进房间，
放在紧靠门窗前有充足阳光和光照的地
方。直至现在也一如继往。

花开花落 、斗转星移，一晃几十年过
去了。几十年间，我也养过一些别的花卉，
有些花也开得非常绚丽多姿、花香四溢。
但那些花朵，在我的生活中都只是昙花一
现、匆匆过客。唯独这茉莉花让我情有独
钟。无论我走在哪里、身处何处，我都会将
那几盆我最喜欢的茉莉花带在身边。

也许是因为苿莉花她清新、淡泊、含蓄
的品格，从我年少开始，我便与她结下不解
之缘，所以一路走来，我都把她视为最知心
的朋友与爱人，在我人生的路上，一直与她
清淡相守，慰籍着彼此的灵魂。

（作者单位：监利市文化馆）

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惊觉
时光总是那么的匆匆。

年，依然是人们最为眷恋的味道，
无论时光和习俗怎么变迁，它所承载的
民族情感和乡愁是无可替代的。

民以食为天，最能体现“年味”的还
是年夜饭。古往今来，年夜饭可谓是一
年当中最丰盛、最有意义、最有仪式感
的一顿饭，不管你有多忙，离家有多远，
都得赶回家里品尝这顿丰盛的“年夜
饭”，感受这年的味道。

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年夜大
餐即将上桌，不知坐在桌前的你是否还
能吃出曾经的味道？

时代在变迁，昔日的时光不可同日
而语。小时候对于过年的理解十分简
单，新衣帽、压岁钱、吃美食、点炮仗、放
烟花便是年节最大的乐趣所在。随着
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也越来越快，随时可以吃上“年夜饭”，每天都是“穿新
衣”，很多人感觉到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甚至有人认
为过不过年也没有什么区别了。确实，如今过年，少了几
份儿时的快乐，多了几份生活的思考。

其实，“年”还是那个“年”，不过是换了种过年的形
式。不管怎么过年，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家
人的团圆才是过年的最大意义，一家人团聚就是最浓最
好的年味。

你还记得好多年前的年夜饭吗？小时候，我最期待
吃年夜饭了。母亲在厨房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哥哥们在
门口贴着春联，小孩子们在房前屋后放着鞭炮、烟花，一
家人喜气洋洋的围着一张大方桌，吃着母亲用本地食材
烹调出的香气浓郁、美味可口的佳肴，说着旧年的往事，
聊着新年的新气象。一桌年夜饭，总是七份食材、八分时
间、九成心意，才吃得出十足的年味儿来。大概是准备时
的周折、制作又费时，成果也格外让母亲有满足感。

那时，最好的年味，就在母亲忙进忙出的身影里，洋溢
在孩子们的欢笑里，粘贴在喜庆的春联里，荡漾在绵醇的
美酒里，飘香在丰盛的佳肴里，回荡在守年的笑声里……

沿着岁月轮回行走，我们品尝了一次又一次的年味，
从当初的翘首以盼到现在的淡然面对，经过反复熬煮的
岁月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浓郁。

现在过年，食材的味道变了，我们的心境也变了。兄
弟姐妹们都有了各自的家、各自的工作，有时过年，一大
家人连聚在一起都不再容易，有时过年就是聚在一起，也
会嫌麻烦，于是在饭店订一桌年夜饭，虽说也是聚在一
起，可到底还是少了那种烟火气与仪式感。

时间在流逝，我们留不住昨天，更找不回曾给予我们
幸福的那段光阴。当你面对这象征团圆的年夜饭，看着
餐桌的座位上再也没有那张熟悉的脸庞，再也听不到那
亲切的声音，是否有股辛酸涌上心头？儿时的年味已成
遥远的记忆，然而母亲的音容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那
岁月的深深烙印。

曾经的年味不再，我们回味过去，不是因为昔日有多
么的美好，现在有多么的糟糕，而是怀念那段给予我们幸
福的时光，铭记带给我们温暖的亲友故知，懂得珍惜眼前
的日子，认真过好每一天，不要让现在成为以后的遗憾。

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都是阖家团圆的寄托。回
家过年是一种幸福，美味跳动在舌尖，乡情拨动着心弦，
如花香丝丝缕缕温情弥漫。回家过年，最暖心是团聚，最
兴奋的是笑脸。

一年一度的阖家团圆，刻在人生苦短的年轮上，也融
入希冀守望的基因里。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回家的路。
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团圆饭才是最好的年味！

最
好
的
年
味

□

邓
池
源

年年元宵，今又元宵。在这个火树银花的元
宵之夜，我想起三十余年前的那个元宵节，在老
家的小街上邂逅“老铁”的情景……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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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到小街的铁匠师傅，是在三十
几年前，我在老家的街上碰到了他。他拄着拐
杖，双眼浑浊，原先的一张烟熏火燎的黑脸，愈见
其黑，但已由肥胖的脸盘，变得两颊瘦削不堪。
他盯着我说：“小安……”我说：“是我，老师傅，您
还好？您的活干得好，都传给徒弟了吧？”

老铁匠迟疑了一会儿，摆摆手说：“我没有后
人。我把铁匠铺交给徒弟后，他干了十年就不干
了，早到深圳做铝材生意去了。我的腰经常痛，
早就拿不动锤子，唉，铺子早关了！”

“那您现在怎么在过日子？”我知道他无儿无
女，很担心地说。

“搭政府的光，将我接到敬老院里去了。”老
铁匠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有吃有穿，好
着咧！”

随后就离开了。我还想说什么，却嗫嚅
难言。

望着老铁匠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怅然若失，
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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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只听说过他
姓邱，但几乎没有人喊他“老邱”，而是喊他“老
铁”。铁匠的父亲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但
他是在这个小街上出生的），好像他的祖籍在沔
阳（现在叫做仙桃），“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
那里堤坝多次决口、水淹良田、颗粒无收，他的父
亲就带他来到了我们这里乞讨。他的父亲死后，
一个老铁匠收留了他。老铁匠教他学艺，给饭他
吃，他这才有一个落脚处。老铁匠死后，他就成

了远近闻名的铁匠。
还记得小集镇只有这一家低矮的铁匠铺，是

一间沿街的“扑厦子”，这种披屋，就如贾平凹作
品《鸡窝洼人家》写到的“厦子屋”，扑厦子斜斜的
屋面，高的一边搭在一家大屋的山墙上，几垄旧
瓦中，赫然伸出一个高高的烟囱，烟囱是砖砌的，
黑乎乎的看不出砖的本来颜色。浓浓的黑烟呼
呼吐向空中，入夜，还可看到纷乱的火星从烟囱
中飞出来，像绽放的烟花。

走进低矮的铁匠铺子，地上，墙上，还有横七
竖八乱放的那些切刀，火钳，用来淬火的水缸边
沿，与收购而来的各式各样的旧铁等，无不敷上
了一层由铁屑、炉灰，灰扑扑地像敷了一层粉
尘。如果你稍不留意，就会踩着一个旧螺钉什么
的，硌得你的脚一阵生通。

但也有亮光闪闪的，就是炉子前面的那个大
铁砧，以及师傅老铁手里的小铁锤，和老铁徒弟
手里的大铁锤。

化铁炉子前的那个大铁砧，架在一个大树兜
上，用铆钉牢牢地码住。而火炉的右边，架着一
个风箱，老铁的徒弟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
年，他用小铁铲撮起几块焦煤倒在火炉里，再手
捏风箱把手，前仰后合，使劲地拉扯着，“呼咚～
～呼咚～～”，蓝色的火焰随着风箱的鼓动飘拂
着越烧越旺，眼看老铁用火钳伸进炉子的铁坯烧
得通红欲滴，俗话说“趁热打铁”，在老铁左手拿
出铁坯，右手拿起小铁锤时，徒弟随即放下风箱，
拿起大铁锤。老铁将小铁锤锤向哪里，徒弟的大
铁锤便砸向哪里。老铁操着小锤，与其说是敲
打，毋宁说是抚摸。而徒弟操着十八磅的大铁
锤，挟带着狂热与激昂，如同奔驰中的烈马之蹄，
迅速无比但又节点分明地砸下去。

03

师徒二人将小锤大锤运用自如，清脆的“钉铛
～～钉铛～～”之声，从铁匠铺里传出来，与门外的
嘈杂声混合成一片。而锻打的火星，溅到师徒二

人厚厚的围腰上，将那厚帆布做成而早已分辨不
出本来颜色的围腰，烧出星星点点的大窟窿、小洞
眼。这时候，老铁会对围着看的小伢子叫喊：“退后
一点哪，火星子烫着你们了，可不兴哭鼻子哟！”

待到譬如菜刀、镰刀、铁锹、锄头、铁铲打成
后，老铁便将火钳夹住猛地往炉子边的水缸里猛
地一下伸进去，只听得嘶地一声，水缸中即刻冒出
一股白雾。老铁将那淬火后变成钢蓝色的铁器从
水缸里提起来，还需用铁錾子錾，用铁铲子铲，用铁
锯子锯。这样的“细加工”，老铁一边弄着一边对徒
弟大声喊着：“小子呃，过细看啰，眼睛不准打野！”

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老铁师徒也是赤膊上
阵，老铁胸间那黑魆魆的围腰口袋里，总装着半
包大公鸡牌子的香烟，在炎热的夏天，我看见老
铁与徒弟的背心湿透了，连他们的额头都满是汗
水。外面烈日炙烤，铺子里火光冲天。只见老铁
随手扯过搭在肩头的一条黑脏毛巾，连胡子、眉
毛一起揩了一把。接着用火钳夹着另一块铁坯
伸进火炉，再干起来。

不要担心老铁师徒的几餐饭。火炉口子的
上面放着一个吊锅子，里面全是热水，咕噜咕噜
地在烧。水烧开了，倒一半出来。再加一点米、
白菜煮饭，饭熟后二人就坐在铁砧边吃，老铁间
或还抿几口酒。地上总有一碗腌萝卜、水腌菜之
类的下饭菜，老铁歪起嘴嚼得有滋有味，生活虽
然艰苦，但看他的样子却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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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长得很胖，笑起来就像弥勒佛。他的脖
子黑得可以与乌鸦相比。两只眼睛又圆又大，头
发很短，常以光头示人，走起路来地动山摇，最喜
欢逗小孩子玩。他因喜欢吃糖，牙齿掉了不少，
说起话来“f”“b”不分，一口浓重的沔阳口音。有
时他会拉住我，和我说一些镇子上的奇闻异事。
我也喜欢听他咵天。有时候他心情不好，恰好发
现徒弟做错了事，就会吼骂几句。老铁看徒弟哭
了，就不骂了，继续打铁。

空闲时，老铁的徒弟会将灶里烧透冷却后的
铁屑煤灰扒出来，倒在门前的土上铺路，让车与人
来回碾压。即使雨雪天，这儿的路也很好走的。
老铁还要徒弟把这些铁屑煤灰挑到周边的土路上
去铺路，让乡亲们雨雪天有好路走。瓦房前放有
一块磨刀石，农民们下田除草、割谷之前，都要来将
锄头镰刀在上面磨得锋利光亮。有人还递给老铁
一支烟，点燃后与老铁唠几句家长里短。

各种铁制的农具放在门口摆着，任人挑选。
那时没有什么产品检验合格证，手艺人凭的是良
心、口碑。凡事凭良心，是乡土中国老百姓坚守
的人性底线。那时不是家家户户都可以拿现钱
出来买，怎么办呢？他们就拿几个鸡蛋或者几斤
大米来换一把镰刀，一个铁钩什么的。有人没有
拿蛋、没有出钱，就靠一张嘴，赊走了几件铁器，
但这一赊就是几年。他们见了老铁，也不怵，还
笑着打招呼。老铁碍于脸面，也没有去讨要。不
过，他的心里还是不痛快。他偶尔说给周围的人
们听了，人们怂恿他去讨要，他摆摆手说：“算了，
算了，何必为了几块钱伤了和气。我不去要，也
穷不到哪里去。他们不给我，也发不了财。我就
算是做了好事吧，做了好事有好事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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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们都相信的，每年的春耕春种时节，
邻近几个生产队更换新的犁耙等农具，老铁都是
无偿的打好耙齿等零件，还吩咐徒弟将生产队新
的木犁木耙用板车拉到铁匠铺来，将刚刚打好的
暗红色的耙齿等零件，趁势钉好，再要徒弟用板
车拉回队里去，从来不收分文费用。

说起老铁的罗曼史，令人唏嘘不已。
老铁曾讨过一个比他大十岁的贾寡妇，她是

一个老女人。这个老女人的男人出车祸，在床上
躺了三年，最后还是走了。在她的男人躺在床上
的时候，她耐不住寂寞，经常与老铁眉来眼去，慢慢
就混在一起了。老女人与老铁是如何认识的呢？
这还要从贾寡妇割谷说起，她有时扯由头说镰刀

不锋利，就跑来让老铁师傅磨磨，她就在这里坐。
老铁垂涎三尺，为了讨好她，还托人从县城里带回
来新裤子、擦脸膏、水晶饼等等。在贾寡妇路过的
时候，他就喊住她，在她进来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塞
到她的手里。起初，她红着脸不肯要，说：“你把我
当作什么人了？”说完，扭头就走。过了几天，老铁
摸黑去她家门口，放下了这些东西。但第二天，她
又退回来了。老铁局促不安，不知道怎么办。直
到有一天，他听说贾寡妇在水田边摔了一跤，于是
匆匆跑去看她。那时，贾寡妇的男人已经不行了，
只剩一口气还在喘。老铁没有搭理他，直接拿了
那些东西，还带了一包水果。贾寡妇看到老铁，眼
珠子簌簌地落下来了。贾寡妇的男人躺在屋后的
小床上，看不到前面的情景。于是，老铁大着胆子，
把嘴巴贴上了贾寡妇的嘴巴……

老铁使尽千方百计把她弄到手了，欣喜若
狂。有一年也是元宵节，贾寡妇送来几个团子，
老铁在炉子上烤得焦黄焦黄，拍打着嚼得口里砸
吧砸吧响个不停。但过了还没有两年，贾寡妇就
跟门前一个跑江湖的膏药先生跑了。老女人早
就失去了生育能力，没有给他留下一儿半女。铁
匠的积蓄藏在左墙缝里，大约是走得急，老女人
没有找到就离开了。最初，铁匠有些愤愤不平，
时间长了，便释然了。

……那天夜晚，我睡下后，听元宵之夜小街
上时不时传来的爆竹声，我久久不能入眠。我想
起李太白《秋浦歌》中的第十四首中的诗句：“炉
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
川。”那种热火朝天的冶炼盛况或许早已成为了
许多人的遥远记忆。这是时代潮流变化的使
然。不管你是什么态度，那炽热的铁匠炉早已冷
却，那呼呼燃烧的蓝色的火焰已然熄灭，那铁砧
上清脆的叮当声早已消失。虽然这么说，我们还
是站在时光的河流边上，向早已不复存在的铁匠
铺，施以最隆重的注目礼。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刘基分会会员，湖北省
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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